
沧州，我可爱的家乡，一个魂牵梦萦
的地方。

我在这片丰盈土地上的村庄出生成
长，常常深情地俯瞰大地，在这片生机盎
然的大地上迈着坚实的脚步，用步履和
心丈量着这片土地的辉煌。

沧州这片土地很神奇，贫穷中孕育
着生机。江湖豪杰，层出不穷，显宦大儒，
光照青史。古老的运河缓缓流淌，垂柳依
依环抱着我的家乡，威武的铁狮遥望着
远方。她就像一首风格多样的诗，我在如
画的风景中行走，如痴如醉。

流经沧州的京杭大运河，孕育了沧
州的千年繁华。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徐福
东渡的传说；从一代文豪纪晓岚的文韬，
到大刀王五的刚毅；从西河大鼓的高亢，
到河间歌诗的婉转。有富含神秘色彩的
盘古庙，有全国闻名的铁狮子，有道家道
场的青云观，有杜林石桥，肃宁武垣城
墙，“千年铁狮镇海吼”，见证了沧州的兴
衰沧桑，诉说着沧州美丽的传说。

沧州浪漫与多情。“关关雎鸠，在河
之洲”，一部《诗经》因为毛亨、毛苌永远
留下了倩影；一部《四库全书》因为铁齿
铜牙的纪晓岚而远播声名。看，高适、刘

长卿、马致远这些名垂青史的沧州才子，
从浩繁的书卷中走出来；听，元代散曲家
马致远正吟咏着“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
涯”……

沧州豪迈与豪放。沧州吴桥，有“杂
技之乡”之称。民间流传一句话：“上有九
十九，下至才会走，吴桥耍玩意儿，人人
有一手”。每逢佳节，有“掌灯三日，放烟
花，演杂技，侍女喧阗，官不禁夜”的风
俗。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到吴桥大世
界，那里天天有精彩的表演，转盘、肚
顶、吞剑各种杂技项目会让你大饱眼
福。

沧州甜美与婀娜。有“金丝枣”美誉
的沧县，绵延几十里的枣林形成一片罕
见的绿色林海。晶莹剔透的红色果实，在
青枝绿叶间挨挨挤挤。素有“仙枣”“长寿
果”之美誉的黄骅冬枣享誉世界，那弯腰
曲背的老冬枣树，虽历经风霜，却依旧枝
繁叶茂，果实酥脆甜美。泊头鸭梨更是形
美味甘，有“天生甘霖”之称，早已走出国
门。

沧州雄浑与奔放。昔日的沧州，荒蛮
而寂寥，如一头饥寒交迫的睡狮。几十年
的变迁，这只铁狮如今威武雄壮，活力四

射。广袤美丽的白洋淀，粉红色荷花竞相
开放，吸引着成千上万游客的到来。昔日
贫穷的肃宁，如今已成为“裘皮之都”，各
类裘皮服装远销欧美多个国家，给沧州
带来了勃勃的生机。京九铁路早已闻名
于世，在渤海湾的翅膀下，黄骅港从崛起
到现在早已羽翼丰满，在京津冀环渤海
经济带就像给沧州插上了一双翱翔的翅
膀，她迅猛腾飞，成为一颗更加璀璨的

“渤海明珠”。
沧州澎湃与激情。盐山是千童文化

的发源地，也是名副其实的“管道之都”。
“中国管道看沧州，沧州管道看盐山”。核
电火电风电、输油输气、市政管网、整机
装备四大产业链条，成为当地的主导产
业。这个多年的国家级贫困县一跃成为
全国管道装备制造业基地。

沧州温厚与善良。她是好人之城，道
德之城。“温良恭俭让”，几千年的道德文
化在这片古朴的土地上生根开花。市道
德模范，省道德模范，乃至全国的道德模
范谢清洁、方桂馥……那么多的人物，他
们的事迹温暖着千家万户，更像一粒粒
种子，开出鲜艳的花，结出饱满的果，刷
新着沧州精神文明的新高度。

沧州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养
育了千千万万优秀的子民，孕育了千千
万万个感人的故事。走到哪里，我们都
以有这样的家乡引以为豪。从大刀王五
的豪侠，大医张锡纯的精诚，到四库全
书的编纂，到诗经的传承……还有太多
的故事，无不跟沧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系。

今天的沧州，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文
明的城市、一个文化遗存的城市，还是一
个经济发展的强市、一个生态宜居的美
丽城市。她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以
矫健的身姿快步前行。身为沧州人，面对
未来，我信心十足；生活在这一片热土，
我骄傲又幸福。

我爱我可爱的家乡，因为，我是沧州
人。

沧州，我可爱的家乡
□王皓

王皓

沧州市作协会员，供职于沧州市中
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散
文

2 0 23

年3

月7

日

星
期
二

责
任
编
辑

马

艳

责
任
校
对

汤

娜

技
术
编
辑

乔
文
英

19

咨
询
热
线
：1 56 1 3 7 6 99 79

青春的河
□赵文俊

赵文俊

供职于沧州广播电视台。河北
省作协会员，沧州市作协理事。

夏日的午后，我站在运河边看着不远
处的吊车吊起了巨大的桥梁构件，随着吊
车缓缓移动，那座钢结构的运河步行桥慢
慢合拢，呈现出完美的拱形。这里是正在
建设中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园，步行桥是其中的一项工程。

步行桥不远处是大化工业遗产提升
改造区，改造区是大运河非遗公园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这里，沧州大化的造粒塔、铁
轨等一些工业遗迹得以保存。在造粒塔前
人们会了解到化肥的颗粒是如何形成的。
在铁轨前人们也会想象当年一袋袋化肥，

如何通过这些铁轨上的火车运出厂区，销
往全国各地。

上世纪 90年代初，每一天的清晨和
傍晚，大化厂区门口都会出现熙熙攘攘的
自行车流，清脆的车铃声此起彼伏，正像
很多电影中出现的镜头。

沧州化肥厂建设项目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落户沧州的第一个国家级大项目，拥
有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大型化肥生产装置。
1977年 4月 4日,沧州化肥厂成功实现首
批尿素产品下线，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尿
素化肥的历史。

那一年，我18岁，在沧州化肥厂做实
习生。每天从大化骑车回家总会经过运河
上的北环桥，北环桥四周是大片的平房和
菜地。桥下的运河没有喧嚣的波涛，没有
宽阔的河面，低调又静默。年轻的我不知
道北环桥以南几十米处就是曾经赫赫有
名的盐运码头，也从没想过大化与运河之
间能有什么关系。很多年以后，当中国大
运河以世界文化遗产的身份进入人们的
视野，我终于了解到，大化的选址是因为
运河。当年的建设者之所以将大化建在运
河边，是因为考虑到厂区距离运河近，取
水方便。只可惜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运
河水量减少，已经失去了为大化提供生产
用水的能力。水文勘测部门只好在距离大
化厂区40华里的杜林周边打了近百眼生
产用水的深机井。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化整体搬迁，厂
区门口再也看不到熙熙攘攘的自行车流
了。值得庆幸的是，在大运河非遗公园的
建设中，大化厂区进门的道路得以保留，
成为中轴景观步行道。

我站在大运河非遗公园对面的高楼
向远处眺望，夏日的运河掩映在层层叠叠
的苍翠之中蜿蜒流淌。想起自己早已远离
了青葱岁月，时光如白驹过隙，我脸上的
胶原蛋白日益减少，头上也增添了白发，
而历经千年时光的运河依然是青春的模
样。

运河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运
河也丰盈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

大运河畔曾经有一个叫刘玉身的女
孩，她喜欢看运河，看河里的鱼，看水中的
船。后来运河变得干枯，晚年的刘玉身将
年轻时的这段经历记录下来，留下了大运
河沧州段的活色生香。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一个暑假，一个
清瘦的青年沿着南运河堤走来，他要到
沧州站去赶去往天津的火车。他说，“河
堤上下都是参天蔽日的大树，凉风习习，
十分凉爽。古老的林带从沧州一直铺展到
天津……南运河在我的记忆中是一条童
话般的长河……”这名青年就是著名作家
蒋子龙。他沿着运河走到了天津，走向了
全国，而运河永远珍藏在了他的记忆里。

我的工作单位就在大运河畔，每次上
下班路过运河桥，我常常在桥上驻足远
眺，想象着曾经发生在运河上的故事，看
看运河又有哪些新变化。

2022年 4月 28日，对于大运河畔的

人们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
天，京杭大运河全线通水了。运河里的水
变得灵动起来。清风楼下卖煎饼的大姐
说，她住在运河边的菜市口，这一天，她看
到运河里有了水流。我没有发现水流，却
注意到河里的水比往日浑浊了些，大概是
裹挟了上流的泥沙。过了一段时间，河水
变得越来越清澈，阳光下如美玉般晶莹透
亮。碧水、蓝天、白云、绿树与清风楼的飞
檐斗拱相互映衬，宛如一幅铺展开的美丽
画卷。

只是河里缺少了船的身影。每次路过
运河，我都渴望看到一条船，哪怕发现河
道里打捞水草和垃圾的小船。

去年 9月 1日，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
城区段通航的消息让狮城人民奔走相告，
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大运河沧州段又有
了航船的身影。这天清晨，一艘艘航船劈
波斩浪浩浩荡荡驶过浩瀚的河面，河岸芦
苇摇曳，草木葱茏。古色古香的沧曲书舍，
巍峨壮观的南川楼、朗吟楼、清风楼依次
从船侧掠过，船上的讲解员讲述着关于这
些建筑的前世今生和运河的故事。运河堤
岸，人们舞起了中幡，唱起古老的沧州木
板大鼓，载歌载舞欢庆这一历史时刻的到
来。

300年前，运河畔的沧曲书舍曾传出
过青年学子朗朗的读书声。而今运河依然
是青年人喜欢的地方。清晨，运河是在大
运河孔子学堂孩子们诵读《诗经》的声音
中苏醒的。白天有少男少女在河畔对着手
机镜头舞蹈。夜晚有年轻人在河畔吹起悠
扬的萨克斯抑或弹起吉他，在灯光映衬
下，色彩斑斓的运河流淌着音乐的旋律。

近几年，我走过大运河沧州段的很多
地方。在吴桥我看过烟雨迷蒙中的茵茵绿
草；在东光霞口，我看过白鹭展翅，起舞飞
翔；在南皮，我看到成群的野鸭在河中游
弋；在沧县大白杨桥，我看到成百上千只
鸟飞向落日余晖中的树林。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那条“童话般的长河”又回来了。不
舍昼夜的运河孕育的不仅仅是光辉灿烂
的人类文明，也为自然万物注入了勃勃生
机。虽然饱经沧桑，运河又何曾老去？运河
依然年轻。

·语丝

每个文字都是生命，有体温，冷暖哀乐皆是人生，我用以慰藉生命。——杜书恒


